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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眼看见日本鬼子砍
下邻居的头”

据中共党 史出版社 出版

的《山西新军概况》记载，山

西新军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

山西省出现的一支新型的抗日

革命 武装，它名义上归属于

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山西军队

系统，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

倡议创建并一直领导的属第二

战区晋绥军建制的一支抗日部

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的产物。

山西新军在配合八路军广

泛开展游击战的同时，为建立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做出了

重大贡献，从百团大战到抗

战胜利，山西新军都立下了卓

著的战功。

1940 年春天， 新军 各部

重新整编为 27 个团，仍保留

晋绥军番号，实际已加入八路

军的序列。抗日战争胜利后，

山西新军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制，参加了全国人民的

解放战争。

我出生在山西保德县的一

个普通家庭，到我懂事的时候，

日本鬼子大举入侵，家乡沦陷，

从此过上就像亡国奴的生活。

我还记得亲眼见到邻居的一位

叔叔无缘无故被日本鬼子砍了

头的场景。那时候一提到日本

鬼子，除了害怕更多的就是恨！

我有个哥哥，加入了八路

军，我很喜欢听他说与鬼子周旋

的故事。每次听到他说的那些

英勇事情，我就特别羡慕，因此，

年少时八路军就是我心中最厉

害的人。随着鬼子不断进攻我

国，我们住的村子里也开始宣

传参军抗日。有一天，哥哥回

来对我说“你很聪明而且能干，

不应该躲在家里，也应该去参

加战斗打跑鬼子”。因为哥哥的

鼓励，参军打鬼子的想法就在

我心里发了芽。

1941年正月初六这天，我

听说村里来了招兵的人，于是

立即跟着邻居一起去报名。去

报名时，填表工作人员问我们

为什么来参军，我记得有人

说当兵有饭吃，也有人说是

在家里被打想出去，我当

时 就 说“我要和

哥哥一样，去

打日本鬼子为保卫国家”。于是，

不满19岁的我就这样入伍了。

知道我要去参军时，家人

很不舍，但我却好开心啊，总

觉得自己终于能做点大事。按

照部队安排，我进了山西新军供

给处被服厂，最先安排给我的

工作，就是给战士们做棉衣棉

被和鞋袜等生活用品。

在被服厂里聚集了新进来

的女兵，虽然大家年龄都不大，

但想着前方战士没有衣物过冬

保暖，大家都自发不停不休地

工作。每天基本都是早上天一

亮就干，到夜晚挑灯夜战，一

天十多小时连轴转。每次吃饭

的时间，就会播放一些“天气

越来越冷，前方的战士没衣穿，

他们都要靠我们来渡过难关，

加油干为他们送温暖”等宣传

口号，所以我们总是三两口快速

吃完黑豆或糠饼，就坐到自己

的位置上继续工作。

我在供给处呆了一年时间，

从最初只能简单给其他人打下

手，到一天可以拧六七十根麻

绳。那段日子，我的女红技术

是大有长进。

1942 年，因被服厂调动，

我被划分到了晋绥二分区供给

处，我们被安排在当地的烂窑

洞里继续工作。那些窑洞没有

门窗，冬天里冷风嗖嗖地吹，

我们女工大多都是满手冻疮，

我的手则经常流血水。当时带

领我们的队长说“手冻坏了，大

家就慢点做”，可是一想到前方

战士们的需求，大家还是忍着

痛继续干。

那时候女工们还有一个最

难熬的事就是来例假，天寒

地冻时来了例假，没有合适的

东西可用，我们只能用破布

包包裹着树皮里层纤维，然

后在窑洞里一站就是十来个小

时，私处和大腿被磨破是常

事。虽然大家都抱着快点为

前线送衣物的心思，但因为环

境太过艰辛，还是有很多女

工偷偷躲起来哭。其实那时

候我也一样很想哭，但我总是

想，虽然我上不了前线持枪杀

敌，但在后方生产支援前线，

同样为胜利作出了贡献。也就

靠着这股劲，我一直守在窑洞

里认真工作。

大儿子战时夭折，
丈夫却不在身边

抗战时期，在被服厂里工

作的女孩子，心思都很单纯，

如若不是旁人介绍，很少会有

主动谈恋爱的。通过介绍结

婚时，仪式也很简单；而且，

就算结婚了，她们中不少人也

不能随军与丈夫一起生活，而

是留守后方的家属队。她们怀

孕了，有时也不会告诉丈夫，

怕他们分心。更多的时候，她

们往往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历

经磨难。

在被服厂里，邢政委等领

导对我们这些年轻姑娘还是很

照顾的，其间还多次问我有没

有对象。而那时候我们女孩子

的心思也都很单纯，若不是旁

人介绍，很少会有主动谈恋爱

的。

1944 年初的一天晚上，邢

政委找到我，问有没有想过成

家的事。初听到这样的话，我

脸一下子就红了。邢政委接着

说：“我有个朋友在游击队打仗

多年，现在快 40 岁了还没老婆

哦，你愿不愿意和他见见面接

触下？”

就这样，从没谈过恋爱的

我，第二天就和大龄游击队大

队长朱明芝见了面。第一眼看

到他，就觉得这个人虽然出老

但人蛮老实。我们俩简单聊了

几句，相互说了下自己的家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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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我才知道他是从湖南来这

边抗日的老红军了。见面后，邢

政委就和我说，朱队长对我的印

象很好，问我愿意结婚不？于是

就隔了几天，我们俩就简单地把

婚事办了。然后，我就跟着丈夫

朱明芝去了他工作的保德县。

虽然说我们是结婚了，但那个

时候他负责征兵训练，又被派到了

甘肃，我就被安排在后方的家属

队，两人几个月也见不上一面。结

婚后不久，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为了不给老朱添包袱，我都没告

诉他怀孕的事。直到有一次他回家

看到大肚子的我，盯着肚子好久

感叹：“真是辛苦你了！”

1944 年 10月，我们的第一

个儿子出生了。当老朱知道这个

消息时，儿子都好几个月大了。

虽然我和孩子在后方，但依然

会被日本人攻击，所以我就只能

跟着后方团队四处躲藏。在儿

子刚 1 岁多点，有天晚上又接

到通知需要转移，可是当晚儿

子突然就出了麻疹，我抱着孩子

四处找老乡希望求得帮助。但

在那种慌乱的时刻，要找到卫

生队真的很难。我就用别人教

的一些土方式尝试给孩子治疗，

可我再怎么做还是没有救回孩

子的命。

其实当晚老朱所在的部队离

我只有二十里路，当时我多想能

抱着孩子去前方找他，可是我又

怕这事会影响部队的整个进程。

当我抱着孩子的尸体时，我心里

那个后悔和怨恨一涌而上，憋了

很久的苦一泻而出，最后哭得眼

睛都不能完全睁开了。

我把儿子夭折的消息告诉给

老朱时，他的部队正好转移经过

我这。当时他的领导说让他在

家休息一天陪陪我，可是老朱也

就进门安慰了下我，他抱着我说：

“孩子以后咱们还会有的，把鬼

子打跑了，所有的孩子才能过上

平安生活。”

没过多久，老朱还是跟着

队伍走了，看着他远去的身影时，

我忍着没哭但心里还是难过的，

就想他怎么不能为我和孩子多留

几个小时呢！

虽然很想要孩子，但我和老

朱基本没办法团聚，所以直到

1947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才出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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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秀兰获颁的抗战胜利 60 周
年奖章。

丈夫抗战时用过的饭盒，张秀兰一
直保存至今。

走近张秀兰家时，
他儿子说：“昨天我妈
妈才给一些年轻学生
讲了抗战故事，今天
一早就在客厅等你来
呢！”

93 岁 的 张 秀 兰，
出生在山西省保德县，
18 岁报名参军后便与
部队结下了深深情缘。
现 在 虽 然 年 事 已 高，
耳朵也不是特别“好
使”，但张秀兰坚持一
直坐在沙发上，靠儿
子的“翻译”给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讲述抗
日的那段历史。采访
中，她的手里总抱着
一个饭盒，这是她和
丈夫朱明芝抗战时用
得最多的东西，她一
直认为这是两人抗战
的纪念。

经 历 几 十 年 的 风
雨，她常挂在嘴边的
话是：“比起抗战时候
的那些战友，我活到
现在，很幸福了，很
满足了！”

人物档案
张秀兰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22 年 3月
抗战经历：1941年 1月，
山西新军供给处；1942年
1月，晋绥二分区供给处。

扫一扫，听抗战女兵讲过去的故事


